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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兼讀制碩士課程畢業同學專訪 
 
人，英文可作 person，希臘文 prospon，有「臉面」 (face)、「表情」(expression)、
「角色」(role)之意。拉丁文 persona 引申為演員用以表演一角色所戴之「面具」(mask)。
除下平日的面具，不見得就是真面目。面具更不一定就是虛假與虛偽。但是除下那些好
壞、真假、高低、雅俗等等截然二分的面紗，如其所如的照看，相信立體豐富的面譜就
在眼前。不只學者們的 everyday life practice 大有學問，非學院者 intellectualized 
practice 更應公諸同好．這就是我們此欄的志趣。 
 
 
 
「每個人背後都應該有一科文化研究」 
 
請不要笑，這不是挪用電影《斷背山》的對白作題目，而是來自本刊今期人
物專訪的主角──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課程（MCS）幾位畢業同學的心底話。
四個來自不同專業，有著不同背景的人：彭志銘 (彭)、俞若玟 (Cally)、曹文傑 (小
曹)、蕭永豪 (阿蕭)，與 E-Magazine 一起分享他們兩年的「文化研究」學習經
歷，以及「文化研究」與個人生活的扣連體會。訪問過程中有爭論，有提問，也
有對話，時而嚴肅，時而玩笑，倒像一次家庭成員的聚會。 
 
 
文化研究的「用」 
香港社會以經濟掛帥，有意進修的人士在計劃進修時可能只會一窩蜂選擇有
關商業及財務的課程，與之相比，文化研究好像「欲速則不達」。對於後者的「用」，
身為中學老師的蕭永豪自有一番感觸：「其實文化研究最好的地方就是不要每樣
事也要講有沒有「用」，這是很功利的看法。文化研究幫助我們看事物，而不只
他們是否有用。「用」不一定是經濟的用，文化研究給予我看事物的新面向。在
講求有冇用的時候我們都很短視，不會很長遠看一件事，用是不能衝量的。我上
馬國明老師的 Urban Culture 課，讓我認識以前不太意識的倫理關係。一些小商
店，原來它們的生存價值不只有地價，亦不限於貨品夠不夠新、能否提供最新穎
的東西給顧客，其人與人的關係和大型連鎖店不同，本身就盛載著歷史，體現了
香港的轉變和延續。從現今經濟的角度來看，連根拔起他們就最好，多建商業大
廈便好。文化研究最有用的地方就是讓我思考不是每樣事情都只以是否有用來衡
量。」 
 
從事出版業的彭志銘亦說：「文化研究就像一碟大雜燴，我們所學習的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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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學習那時用，他日用的才是最重要的。文化研究不只是一個學科，它根本就
是一套哲學，這對我的衝擊很大。如果把文化研究只當成是一個學科，那是以一
個界限框死自己。它好玩之處就是它不會框住自己，但又和其他東西有關係。文
化研究活像人體裡的胃而不是大腦，將所有事情消化。說它不是大腦，因為它不
是要去控制一些事情……」 
 
現任職於嶺南大學的小曹補充道：「文化研究實際上就是一個系，有趣的是
這個 discipline 會不斷探究和挑戰自己的 discipline。學系裏的教授都會很
pragmatic 的在某些場合說文化研究是一個怎樣 discipline，有意識地在適當時間
去分享此視野。大部分從事文化研究的人都會問自己什麼是文化研究，其他的
discipline 則很少這樣做。生物科就有好確定的說法，是生命的科學探究，但每
一個從事文化研究的人都會重新思考文化研究是什麼。文化研究有很強的自省要
求，從事者不時需要反省自身的經驗和關注點。這是因為文化研究的定義是半開
放的，與自己的關懷總有一定的連繫。」 
 
和其他幾位受訪者不同的是，小曹在選讀文化研究課程的開初就已確立自己
所關注的議題：「我在中文大學讀書時副修性別研究，曾認識一個讀文化研究系
的本科生，他說話很有趣，文化研究好像與性別研究所涉及的理論有所相近。有
一次在教育學院看見嶺南的文化研究招生的海報，我就去報讀。我在文化研究系
的兩年所做的功課大多與 sexuality 有關，都是帶著同一個問題，抱有同一份執
著。」 
 
文化研究的倫理 
無論是帶著自己堅持的問題，還是抱有人文關懷，文化研究作爲人文領域的
一種廣泛精神，強調個體對自我存在的感受和思考是它最大的魅力之一。然而作
爲一門具體在學院體制中運行的學科，從宏觀到微觀的具體操作和實踐上，幾位
同學也提出了各自的見解。 
 
小曹覺得文化研究似乎略有欠缺：「最近我讀了 The Ethics of Cultural Studies
一書，書中指出許多工人剝削、城市規劃等議題，其實都是與 ethics 的問題相關。
而我們多數會以其他角度如激進民主的方式來討論，卻很少會以 ethical 角度去
討論，總是把 ethics 問題括住不作討論，這可以說是 ethical bracket。其中的因由
一來可能是為了一些實踐上的問題，又可能是不想如哲學那樣對 ethics 作思辨。
比如討論 gender 與平等的關係，又比如舊區怎樣發展，如何重建社區，工人剝
削等問題，我們很少將之理論化。這樣不自覺地就迴避了諸如理想的社會應是怎
樣、民主有什麼好的問題。我是在差不多讀完時才開始思考這些問題。」 
 
阿蕭也認同小曹所說：「雖然文化研究令我們看事物更多面向，但背後是需
 2
要作一個 value judgment 的。文化研究的確是較少談論 ethics。它攝取了許多其
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但對其他學科的知識只認識到一些皮毛，總嫌具備不足，
想通達些，就需要自己再挖深一點，多瞭解其立場、意義在哪裡….….」 
 
「文化研究本身有一定的設準，也拆解很多事情，對一些傳統的價值觀有相
當的 ethical deconstruction。有時我會想這樣的拆解會否讓人容易陷入相對主義或
虛無主義？我本身有基督教信仰，有些信念如愛和正義我是堅守的，但應該是哪
一種愛和哪一種正義？我應怎樣去行動？有什麼理論或經驗支撐我堅持這些信
念？我怎樣行公義又不會對其他人造成不公平？我應怎樣自處？我應怎樣抓緊
一些 core value 呢？我們怎樣找回自己的 ethics？未讀文化研究前看問題可能會
看得簡單一點，讀後可能複雜了許多….」 
 
彭進而說道：「讀書理應是增進個人見解，現在反而多了一些解決不了的問
題。文化研究那麼包容，吸收那麼多，會否反而令自己更亂？畢業後與同學談天，
有一些同學表示讀完之後多了很多東西，好像圍網一樣越織越密，但反而有時令
自己更不清晰，可能這是根底不足的問題吧。」 
 
小曹：「有的同學選讀文化研究時可能是雄心壯志，想幹一些事情，讀完後
卻更是迷惘。但我覺得這番猶疑正好是 moment of the ethics。文化研究不一定提
供答案，會令你想多一點，甚至可能會擾亂你，但作 value judgment 從來都不是
一件容易事。尼采說上帝已死，他不只是攻擊基督教，而是當時的社會氛圍令很
多人認為一切有上帝作保證，個人無需要作努力。尼采認為這樣會令人停滯不
前，所以他宣告上帝已死，從而導致了兩種後果，一是人們覺得迷惘不知怎算，
完全沒有希望，另一些人認識到上帝既然「死了」，他們就要擔起自己的責任自
己作判斷，已經再沒有一個終極的答案，沒有一個人或上帝可以保證你未來會是
怎麼。文化研究會告知你這個世界有多紛亂，未必有一個終極答案擺在眼前，要
麽放棄，要麽自己重新創造。M. Foucault 指出，我們既然不能擺脫的那些東西，
離不開那些 discourse，那便要從中抵抗，不是摒棄，也不是脫離，而是從你自己
出發再創造。文化研究會從個體的經驗出發，但不會把個體經驗還原為社會的結
構，有些東西不可約化。我們正需要從具體的生活經驗去反省自己的信念。」  
 
 
相遇文化研究 
回憶與文化研究的結緣經歷，文化工作者 Cally 說道：「我本身性格反叛，
修讀文化研究，將我之前的思考整合得更具創造性和建設性。許多事情沒有確定
的定義，沒有保證的，那麼你便要動起來，從而發掘到新的問題和新的思考方向。. 
Ethics 好多時候都是回到個人的判斷，文化研究不是只講求集體的一致認同，反
而讓個人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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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曹：「文化研究較從微觀的角度理解事情，在研究過程更會經常反省自己
是怎樣對待受訪者，相對其他的學科總有一定的規範去處理資訊。當我們再呈現
問題除了不時有掙扎，亦有一定的政治取向（或偏見），所以會對別人特別留心，
就正是其中的 ethics。」 
 
阿蕭：「思考歷程的掙扎不是件壞事，其實也是辯証的過程，一樣可以建立
立場的。以前我看事物只看到其中的一點，往往以為自己是對的。現在我可以跳
出去，看到不同的角度，看得更開闊。當然我不能看見整幅圖像，但我仍可以作
判斷，並且更多點 ethics 考慮。透過文化研究看事物，原來可以是很微觀，每個
階層每個組別都有他們的立場、看法和經驗，判斷時也會把這些方面考慮在內。
而分析、拆（解）問題時，也是在建立自己。 
 
阿蕭：「社會中，許多時沒有當一個人是人，往往只把人看成是社會裡的一
件工具。例如教育改革中，有時就根本沒有當老師是人，好像假設老師是頑固的
懶人。當教育出了問題，政府與商家就去推動一些改革，但問題是他們有沒有先
立體地看一個人 。 我們以什麼價值取向看一件事是 ethics 的問題。同時我也關
心他者如何影響我們，我們又怎樣理解他者，或他們如何塑造我們等等問題。」 
 
小曹：「或許文化研究有時不過點題式的提及一些理論、人物。當我帶著問
題意識去讀去看這個世界時，就變得很不同。文化研究不只是讓人習得一門手
技，掌握一些知識那麼簡單，還從中尋找啟發學習如何反省。我覺得這就是文化
研究最有活力的地方。」 
 
Cally：「所以事情往往不是絕對，所有的相遇都很重要，更要細心留意背後
隱含了什麼，同時不乏同情地理解。文化研究讓我更謙卑些，考慮多些才做判斷，
在在影響著我和其他人相處和工作。」 
 
 
文化研究的日常生活實踐 
美國學者 Lawrence Grossberg 說，文化研究不僅向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界限
挑戰，更重要的是向學術及學術以外的世界的界限挑戰。通過兩年的學習，大家
在這裏也分享了文化研究對他們的日常生活中的具體觸動。 
 
阿蕭：「我現在已經減少到大型連鎖超級市場買東西，會多買一點有機菜。
我以往很喜歡買 Michael Jordan 作宣傳的運動鞋，現在也不買了。我曾經在一份
功課中探討 Michael Jordan 形象建構，發現邀請 Jordan 作代言的製鞋公司在生產
運動時對工人嚴重剝削。當瞭解到一對運動鞋如何由一個血汗工廠製造出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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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嘗試以罷買行動去抵制。另外，有次我帶領學生前往中西區從事文化考察回顧
香港的歷史，很遺憾地發現中西書院、興中會等革命遺址，現在不過剩下一個牌，
許多歷史遺跡拆得就拆，有時人們講述香港的歷史是怎樣怎樣，反而覺得有點諷
刺。其實澳門的殖民地建築和文化與香港的很相似，但澳門卻能保留下來，甚至
把其舊城區變成世界遺產。又例如我對新街市的成立就有很大保留，以前粉嶺聯
和墟的店舖一個相聯一個，店舖之間和諧共處。現在的店舖卻彼此競爭，改建成
公開的飲食地方，坐著公共擺設的櫈椅，店鋪的人就會走過來問你買不買東西，
反而令人好尷尬。為了易於管理，無形中又忽視好些價值。文化研究倒令我更多
關懷身邊的一物一事。」 
 
Cally：「我是寫小說的，已往的寫作題材比較自我，大都是處境性的，很感
性地描寫一個氛圍一些物事、人物，如自殺、死亡等，沒有那麼多反省。修讀文
化研究後，自己的關心不同了，發現很多東西都不是從一個人當下的感覺出發便
可以，整個社會的關係脈絡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現在我會書寫一些小眾或邊緣
人士的問題如單親的問題，更走進他們的群體中去多點明白他們的生活狀況，多
為受訪者設想，並進一步思考故事背後可能涉及的暴力，有時那些暴力甚至可能
是社會所賦與的。但當考慮如何戲劇化他們的處境時，又涉及道德問題，我還在
嘗試中….」 
 
彭：「修讀這個課程，聽過很多理論，看著這個社會怎樣轉變，可是對我的
工作沒有帶來很大的改變，生活依舊，只是給自己在生活上得到休息。可是，我
覺得每個人背後都應該有一科文化研究，現在人們主張專業專科、提倡通識，表
面上崇尚多元。可是如 Walter Benjamin 或馬國明老師所分析，現在的社會反而
更趨向單一，周圍都是一個 mall，展示著相同的東西。以往多元的社會文化正逐
漸消逝，全球一體化未必是好事來的。文化研究的目的應讓我們看事物開闊些，
不致令我們的文化和生活太單一。」 
 
 
未．來的香港文化？ 
知識份子從來都不滿足於“小我”的修煉和領悟。不僅因爲認識到知識生産
的權力存在而更加審慎的看問題，對所處社會的關心和構想更是來自心中的使命
感和責任感，儘管我們在現今很少提及這兩個詞。在訪談的最後，大家忍不住對
香港的文化未來點評一番。 
 
彭：「現在香港的文化工作者將會越趨悲慘，我們的語言、身份認同、文化
背景等問題，往往受制於中國大陸，越來越少本地的特色。歷史好像走回舊路，
經濟民生樣樣事情都仿佛走向單一封閉，社會明明是多元化，現在卻變成一體
化。社會的人思想複雜，可是生活仍是單一。文化研究正可以提供一個廣闊的視
 5
野，抽絲剝繭多層次地理解事物。不過，就算文化研究如何反叛，有時可能會受
到擠壓。這不是悲觀，而是事實。」 
 
Cally 則沒有那麼悲觀：「我最近好享受與學生共處，與他們傾談更多體會更
深，那種相遇很有趣。我現在講授 global and local cultures 的副學士課程。那些
學生其實是教育制度中最慘的一班，學費昂貴又前途不明，但他們不是沒有思考
的學生。我向他們分析迪士尼文化時，有一個學生竟然問我，究竟一個『regulated
的 dream 是不是一個 dream？』，我很開心有同學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好問題。」 
 
小曹：「無論是文化研究或是性別研究的理論其實可以是相當生活化。我現
在和一班女同志建設一個網上平台，名為『女同學社』。我們希望透過不同的文
章和工作坊，爲一些同志充權。因為有些同志們，好像欠缺了一些語言不如如何
說出自己的感覺，有時她們很想去改變一些東西，卻欠缺了一些力量。最近，我
就遇見一個女孩哭，她的男朋友怪她穿低胸裝而鬧分手，原來她穿什麼衣服常常
要得她的男朋友批准。我問她會不會覺得這樣的權力關係很懸殊，她竟說男尊女
卑就是這樣。跟著我就問如果你心悅誠服的話，你就不會有這樣的掙扎那樣的
哭，其實你很想改變一些東西，但卻說不出，因為腦袋告訴你男尊女卑是對的，
可是你又不能說不願意。我對她說這是可以改變的，關係是可以平等，可以有商
有量的。她本身已是一個準老師，如果她用這套觀念去教導學生會是怎麼樣。原
來香港的性教育是那麼差勁。」 
 
「現在香港社會氣氛充滿張力。既然我已學會一些東西，我想告訴別人可以
活得不同，一些人的過去和經驗更可以令另一些人改變和轉化。我的博士論文題
目就是從事同志中學生的研究。我希望現今的教育可以轉變，可以好好地討論問
題。我第二次再看見她時她釋懷了許多，她也發現原來可以改變想法，可以有商
有量。我很開心她有這樣的改變，真有點不枉此生的感覺呢。」 
 
阿蕭聯想到了香港去年年底發生的事件： 「世界貿易組織（WTO）在香港
開會期間，我和同事在週會上講解全球化，探討公平交易、社區貿易的可能，分
析全球資訊如何被 WTO 所單一操控，剝削其他地方的資源，帶出中國好些農民
問題。有些同事則反而指責我們宣講負面事情，他們認為全球化很好，讓資訊流
通，上網方便。全球化當然有它好的地方，但在歡樂背後也隱藏了許多不好的東
西。我們其實可以運用消費者的力量，罷買一些我們認為不合理的東西，又或以
電郵告發惡行，可以規定一些公司的製成品不是來自血汗工廠才會購買他們的產
品。我們雖然好像是旁觀者，不能身同感受韓國農民切膚之痛，但我和妻子也曾
到世貿開會現場默默聲援他們。有時儘管對他們暴力的行為不完全認同，但深想
除了身體控訴外他們還可以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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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每個人背後都要有一科文化研究」？大概是很多本科的學習和技術的
訓練傾向把思維局限於框架之內，而文化研究的積極性在於突破人文社會學科趨
於僵化隔絕的領域，它強調跨領域合作、知識實踐以及批判反省的特質，有助於
人們在快速變遷的社會中，分析文化生活和發揮創意思維。 
 
 
 
 
俞若玫 
文化工作者，做過記者、編輯、專欄作家、教育工作，婦進成員，人民@民主戰
車及社區文化關注創會成員，小說創作包括：《綠了》、《小東西》、《7086》、
《六角園》等。 
 
彭志銘 
次文化堂堂主，曾任製片和編劇，近年專注出版事業，個人著作包括《次文化語言‧ 
香港新方言 概論》、《寫在天地蒼茫時 》、《獨 坐 荒 堂》、《私人照相簿 》、《窮孩兒‧
貴州行雜記》 和 《心靈酸辣湯》。 
 
曹文傑 
任職於嶺南大學，十分一會副會長，閒時愛讀書，好爭辯，力倡同志教育。今年
九月將去中文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蕭永豪 
現職中學教師，熱愛體育。 
 
 
訪問：陳順馨，海榮，小島，小土 
整理：海榮，小島，小土 
 
MCSgradstud02.jpg： 
左起：俞若玫、彭志銘、蕭永豪、曹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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